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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创作的一部歌颂格萨尔王的长篇英雄史诗。它历史悠久，卷帙浩繁，内容丰

富，至今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

学价值，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格萨尔”藏戏便是以演唱格萨尔史诗故事为主的戏

剧表演艺术。这种戏剧表演沿袭了藏族传统口头叙事史诗中的说唱艺术，即由说唱艺人扮演各种角

色，讲述格萨尔史诗故事，而演员要依据讲述人“仲肯”[1]讲述的事件进行戏剧扮演，展示戏剧情境。这

其实是一种演述史诗的戏剧表演，其表演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格萨尔史诗与藏戏

“格萨尔”史诗大约产生于11到13世纪，是一部在藏族群众中广泛演唱的歌颂格萨尔降妖伏魔、

造福百姓、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雄史诗。它是一种特殊的故事说唱，散文、韵文交替进行，讲、唱有

机结合，形式、手段丰富灵活，说、念、诵、唱俱全，说唱起来生动有趣。后来其说唱性文体受到佛教讲

唱文学的影响而有所发展，除独白和对话是适宜歌唱的韵文外，部分故事情节的叙述也改为可歌唱的

韵文。因此，在民族语言、唱腔韵律、表演程式上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故而自成一个完整独特的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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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肯”：说唱《格萨尔》的艺人称为“仲肯”，“仲”藏语意“故事”的意思，“肯”藏语意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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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表演体系。

据考察，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在民间有两种流传形式，一是口头说唱形式，一是以抄本、刻本形式

传唱。口头说唱是其主要形式，是通过说唱艺人的游吟说唱世代相传。其口头说唱表演特点可归纳

为：一是包含古老的民歌、说话、吟诵、歌唱、咒语、预言、仪式与祭祀以及各种叙事；二是具有丰富多彩

的民间调式与曲牌，迄今为止保留着大量的格萨尔说唱曲调及音乐种类，既丰富又独特，如格萨尔调、

喇嘛嘛呢、古歌、嘶鸣调、河水慢流调、道歌调、吉祥调、赞帽调、凯旋调等，是一个难得的“曲调库”和音

乐生态系统；三是神奇而独特的说唱艺人。《格萨尔》史诗中一个特殊的角色“仲肯”，即专门朗诵、讲说

格萨尔故事的人（史诗说唱者），以“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扮演各种人物和讲述故事。格萨尔

艺人每一次表演都是单独的歌吟，每一次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说唱者的情感。可

以说，每一位格萨尔说唱者既继承传统，又发挥着各自的创造力。在青海，说唱格萨尔的村落数十个，

艺人达百余人。每一个“仲肯”说唱曲调不同，独具审美个性。四是说唱曲目极为丰富，包含《格萨尔

王》、《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霍岭之战》、《地狱救母》、《北方降魔》等一百二十余部。

藏戏萌芽于 8世纪，形成于 14世纪，距今有 7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较为古老的民族剧种之一。

藏戏是少数民族戏剧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较大的剧种，在中国戏曲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藏

戏在西藏称为“拉姆”，即藏语意为仙女舞，其表演形式有说有唱、且有仙女舞铺排剧情。在青海和甘

肃，藏戏则称为“南木特尔”，藏语意为讲述传记故事。即是说，藏戏以藏族歌舞、说唱等综合性形式来

表现故事内容。它包括宗教、哲学、历史、道德、婚姻、文艺、民俗等，是藏族传统文化的聚合体，具有综

合性的文化价值。

格萨尔藏戏有着独特的表演结构，它是以说唱形式演述格萨尔史诗的一种戏剧艺术形式，是在继

承史诗说唱传统的基础上，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特点，即由说唱艺人讲唱格萨尔史诗故事，戏剧演员扮

演故事中的人物。这种演述史诗的戏剧表演，沿袭了史诗说唱表演传统——格萨尔说唱人叙述的因

素，又呈现出早期汉族戏曲表演程式。首先表现为具有丰富而自成体系的表演程式、技艺技法。历代

藏戏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既继承说唱艺术传统，又吸收寺院格萨尔壁画人物形像、格萨尔乐舞、

民间舞蹈及藏族生活素材动作等，创造出各种行当及成套的表演程式，手式指法、身段步法和人物造

型，故而自成一个完整独特的格萨尔藏戏表演体系。其次，格萨尔藏戏的唱腔与唱词独具审美特色，

既保留了格萨尔说唱曲艺音乐因素，也吸收了当地民歌、舞蹈音乐素材。它的唱词就是史诗，既富有

诗韵音调的韵律 ，又具诗学特征。此外，格萨尔藏戏还吸收了史诗音乐、说唱音乐及宗教音乐等，从

而形成了格萨尔藏戏表演唱腔体系。因此，“格萨尔”藏戏既具有中华民族戏剧共同的风格特征，如

“乐舞本位，歌、舞、剧、技的有机结合等，又具有与古希腊戏剧很类似的贯穿始终的讲解人和伴唱伴舞

队，面具表演，史诗式讲唱文学的剧本结构和说唱艺术的表演格式等特殊之处”[1]，形成了格萨尔藏戏

独有的戏剧表演美学风格。

二、格萨尔藏戏表演描述

格萨尔藏戏多分布在青海、四川、甘肃和西藏，青海果洛格萨尔藏戏源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德格县佐钦寺，多分布于班玛、甘德、玛沁、达日等县藏传佛教寺院中，演出“格萨尔王”故事为主要题

材，主要剧目有《格萨尔王》、《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霍岭之战》、《地狱救母》、《北方降魔》、《保卫盐

海》、《门岭大战》、《天岭卜筮》、《十三轶事》、《格萨尔出征》和《阿德拉姆》，这些剧目均以歌颂英雄为母

[1]刘志群：《中国藏戏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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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青海果洛格萨尔藏戏表演独具审美特色，它在果洛各寺院表演中，形式多样，主要分为两种：一种

是广场马背藏戏，一种是广场藏戏，各具审美风格。马背藏戏，将格萨尔史诗故事在马背上表演，每个

角色在马背上完成唱、念、舞、技等戏曲表演程式，是一种有实物的表演，而且不受时空制约，即圆场、

绕场和过场皆在演出广场外围利用崇山峻岭、河流草原、马匹进行表演，以表示人物在行路、赛马、追

逐，或出入场。当地人称为格萨尔马背藏戏。广场格萨尔藏戏与早期藏戏相似，具有戏曲“虚拟”的特

点，舞台设在草原空旷的草地上，演员全凭借虚拟的表演，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如《赛马称

王》一剧的表演，场地内的一张木质长凳，便是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宝座，也是剧中唯一的道具。可以

说，格萨尔藏戏的演出方式，不仅表演形式独具魅力，而且表演风格潇洒而典雅，构成了一种具有民族

地域特色的诗剧叙事的审美特征。

笔者自2002年始考察青海果洛格萨尔藏戏，2015年8月15日，笔者又一次来到果洛大武镇玛域

草原，即表演格萨尔藏戏的场地，观看甘德县龙什加寺“格萨尔马背藏戏”表演。以下是对龙什加寺马

背藏戏演述形态的记录和描述。

演出剧目《赛马称王》主要取材于《格萨尔传》史诗中的一段，即格萨尔在叔父超同的迫

害下，在贫困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以他的聪明才智，通过显示各种神通，赛马取得岭国王位的

故事。

该戏的演出在宽阔的草地上进行，距场地200米处的山坡作为演员换穿服装、出入演出

场地的“后台”。在草地正面置一正方形布景，布景上绘有草原、牛羊和帐篷，这便是“舞台”，

简单而又宽广。舞台左边坐着六个身披袈裟的乐手，他们一人掌镲，一人击鼓，一人吹笛，一

人吹海螺，一人拉手风琴，一人弹三弦琴，这就是乐队。观众围坐在场地三边，前方留有一角

“出将入相”。幕布前放置一把木质长凳，这便是格萨尔的宝座，场地中间置一煨桑坛（即祭

坛），僧侣和说唱艺人“仲肯”在煨桑祈祷，桑烟袅袅，这便是《赛马称王》一剧中的祭祀仪式。

仪式毕，由说唱者入场演唱。共分四场。

第一场：假传预言。演出开始，乐队伴奏，鼓镲声之后，说唱人介绍剧情与人物，与此同

时，人物登场。这一段说唱者讲述了仙子觉如（格萨尔少年穷苦未当岭国国王时，人们对他

的鄙称）与母亲定居于玛麦时，“朗曼噶姆下天旨”，此时，仙子觉如变成红色马头明王降下假

预言。为了遵照“预言”超同宴请各路君王。然后，超同用“道歌”的曲调吟唱马头明王降下

预言的经过、下达举行赛马的诏令。

第二场：议定赛马。说唱人讲述：“岭国众将聚达塘，超同倡仪行赛马”……。超同着白

色戏装，白面白发白须手持马鞭与经书，骑马从远处山坡处入场，下马径直走向长凳端坐于

上，专心虔诚修“马头明王法”，没有舞蹈动作，也没有唱腔。其表演中的生活动作，虽来源于

生活，但在这里却成为说唱中表现戏剧动作行为的特殊形式和技巧。

第三场：赛马夺魁。说唱人讲述：“白岭英雄赛马会，/珠牡介绍人和马，/觉如智考卦与

医，/武将宝篇从此述。”

在演出广场外山坡上，岭国各路英雄骑马直奔表演场地，下马后，将马匹拴在表演前置

好的拴马绳上，在超同两侧席地而坐，这是令人振奋的一幕。远处山坡上各路英雄威风凛

凛，人马汇集，俨然等待号令。果然，随着一阵鼓镲声，他们骑着战马从山坡上涌下来，山洪

奔泻似的在这片草原上奔腾，前呼后应，格萨尔疯狂地向前奔驰，他要去踏住那魔臣，除妖

魔，解救黎民百姓……。他骑着枣红色的神马急速追上骨如（小丑，类似于戏曲中丑角）来到

表演场地，在马背上唱、念、舞、技等，神马跃起后蹄，用力一拐，将骨如的驼背马抛掷到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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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后，格萨尔又勇往直前追上美男子全巴·鄂鲁，继之追上卦师、神医，在马背上智考卦

师与神医，最后追上总管贾察，又追上超同，智斗超同。格萨尔在和叔叔超同较量中识破蒙

骗自己与百姓的花招后，终于赛马夺得宝座。在表演赛马过程中，演员们都要从表演场地向

山坡骑马饶行一周，象征“追逐”，相当于汉族戏曲中的“跑圆场”。

第四场：赛马称王。说唱艺人讲唱格萨尔赛马称王篇：“觉如赛马夺宝座，改名雄狮格萨

尔王”。幡幢与法号的仪仗缓缓出场列队于场地两侧，随着鼓镲声，马蹄声由远及近，在一队

骑士的簇拥下，身披威武甲胄的格萨尔骑马闪亮登场，身后的诸将领以慢镜头般的动作逐一

亮相，珠牡率领姐妹们像仙女下凡似的，骑着俊马，手捧哈达与庆功酒跟随其后，她们马步轻

快，像是踏着节拍。此时，格萨尔赛马已取得王位，他轻快地下马，径直走向宝座并端坐于宝

座上，各路大将分坐于格萨尔左右两侧，他们一段一段轮番演唱，珠牡则下马敬献哈达与庆

功酒，青年男子跳起了吉祥舞，庆贺吉祥洒满人间。

在戏剧表演中，奔腾的马队、雄浑的马蹄声、苍劲的嘶鸣声，与《格萨尔》史诗的传唱声、鼓乐声在

辽阔的草原上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

三、格萨尔藏戏表演的审美特征

通过个案描述，格萨尔藏戏表演是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的延续，即由说唱艺人演唱史诗内容，由

演员扮演其人物角色，戏剧文本并非创作的演出脚本，而是史诗说唱文本，是鲜活的口头创作。这种

戏剧演述沿袭了藏族传统口头叙事史诗中的讲唱都由一人承担多种声音的特点，而演员要依据讲述

人的讲述事件进行戏剧扮演，展示戏剧情境，实际上是一种演述史诗的戏剧表演。这种独具特色的艺

术形式在青藏高原族群中世代传承，既延续了格萨尔史诗的说唱表演，又继承了藏族戏剧表演程式，

它彰显着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艺术魅力，又呈现了演述格萨尔史诗的戏剧表演审美特征。

1. 保留着格萨尔说唱叙事的曲艺表演形态

“说唱”，包含藏族传统的“折嘎”[1]说唱和“拉玛麻尼”[2]说唱，是一种深受藏族欢迎和喜爱的、古老

而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曲艺形式，是一种“一人主唱”的特殊表演形式。在果洛格萨尔藏戏中保留着格

萨尔史诗说唱人讲述整部故事情节，扮演故事中所有的角色（不同角色有不同情感色彩说唱）。格萨

尔藏戏整部戏剧专门有一个讲述者承担所有角色的演唱，这个角色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特点，不论短篇

还是长篇，都是连说带唱由一人包到底，而剧中每个角色只有用动作表演说唱的内容，而不需演唱。

其表演是以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表达一种特殊的、显著的事件。

2. 说唱人“仲肯”的扮演延续了史诗说唱传统

格萨尔说唱传统一是说唱人的存在，二是仪式性。格萨尔史诗向戏剧转变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

的过程，但是，至今藏戏中保留了说唱人的扮演——延续了史诗的说唱传统。如在史诗中有专门的

“通灵人”，即“仲肯”，他在讲唱神话故事前要举行祭祀仪式，占卜或念咒语，或者祝祷赞词等，之后再

开始讲述故事；另有流浪说唱艺人演唱时，首先赞颂神灵，祝祷神灵护佑，之后讲述故事。因此，格萨

尔藏戏诸多方面延续了史诗传统。

（1）说唱人“仲肯”表演特征。格萨尔藏戏演述形态保留了格萨尔“仲肯”的叙事表演特征：一是仪

式性。藏戏演出前，有僧侣和说唱艺人在演出场地煨桑台前举行诵经、煨桑、祝祷仪式。二是讲说格

[1]“折嘎”：藏族说唱曲调，同汉族曲艺中数来宝相似。

[2]“拉玛麻尼”：是指藏族诵经曲调中的玛尼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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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故事的说唱者，用多种声音承担或者说扮演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行为和表情。叙事中语调、语气多

变、声音顿挫有致，且伴有歌唱（赞颂之词）；三是说唱者熟悉多个曲调，并用多个曲调塑造人物形象；

四是其曲调与格萨尔史诗中音乐曲调相同。

（2）格萨尔藏戏是史诗形态的说唱表演形式。据考察，其《格萨尔》的说唱叙事方式大致可归纳为

以下几方面：首先是自我介绍。史诗说唱表演开场白，由说唱者自我介绍，接着介绍山、水风物等。

格萨尔戏剧开场中，继承史诗说唱形式，有说唱者自我介绍，然后介绍史诗故事、人物、事件，这是戏剧

表演中重要的讲唱因素。其次，在语言描写形态上史诗大量运用排比句法。排比在《格萨尔》口头叙

事表演中，形式多样，极为丰富，是一种特殊的描写手段。格萨尔藏戏表演则继承了此特点，使其表演

呈现出史诗的宏伟性、戏剧性和口头叙事表演的程式性。三是祈祷。祈祷贯穿于整部史诗，《格萨尔》

史诗中的每一个人物出场时，说唱艺人向各自的神祗祈祷的唱词、语气、语调，独具特色，语气激昂，语

调极富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像咏叹调，或宣叙调。藏戏继承了其说唱特点，这是藏族史诗和戏剧独有

的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也是《格萨尔》史诗便于说唱的一种叙述和描写的形式。如青海果洛龙什加

寺格萨尔马背藏戏团表演的《赛马称王》一剧，这种延续史诗说唱的戏剧扮演，可以说是鲜活的格萨尔

诗剧。

（3）格萨尔口头叙事唱词与唱腔的韵律性，使格萨尔藏戏语言极具审美特性。格萨尔史诗使用藏

族语言演唱，唱词叙事性较强，散韵结合。为民间歌谣形式，史诗唱词一般以四句为多，四句为一个段

落或一个场次，格萨尔藏戏唱词一般保留了四句唱段，但是，在有些剧目中，唱词有所扩展，一般为七

句或八句。唱词讲究修辞方法、注重语调和句式结构，语言通俗易懂，便于演唱，又具古朴、凝重之

感。表演时只唱不舞，舞时则一句也不唱，念白较少。舞步多采自寺庙跳神身段并掺杂本地民间歌舞

舞步。该剧种已有场次的区分，它的表演时间和空间较为自由。剧中人唱完一段后即由唱者和伴舞

者共同起舞，段落与段落间是由歌和舞交替进行衔接，剧情在歌舞交替中发展。

格萨尔藏戏的唱腔是一种歌体，是在古代藏族民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藏族民歌一

般句数不等，有三、五、六句，多至八九句，每句的音节相等，一般六至十一个音节。其节奏特点悠扬，

叙事性较强。在格萨尔藏戏叙事中，其主要形式是说唱，其中说唱中许多曲牌就是藏族民歌，形成了

格萨尔藏戏的诗性叙事的审美特征。

3. 歌舞性与戏剧性相统一

格萨尔藏戏最初用说唱和舞蹈来演述故事，至20世纪80年代，形成戏剧性与歌舞相结合的戏曲

程式。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藏戏中载歌载舞的特点比汉族戏曲更为突出与浓郁，可以说是一种以

歌舞演故事的戏剧表演。具体表现为藏戏的表演是和歌舞相结合进行的，其戏剧表演艺术的六功，除

口语道白外，其余唱、舞、韵、表、技艺等，无不与歌舞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它和话剧很不一样，不是直

接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和神情动作来表演，而是用歌唱和简单的舞蹈化动作来表演。这些类型化的

歌唱和程式化的舞蹈动作，是吸收继承古代藏族民间和宗教歌舞音乐的艺术传统。

藏戏歌舞是戏剧性的表演，也是生活中情感的抒发。因为藏戏的戏剧性带有很强的抒情性，而歌

与舞恰恰是最善于抒发内心情感的。由此看出，藏族的歌舞形式，往往是诗、乐、舞三位一体，使戏剧

程式化歌唱、舞蹈，产生抒情状物的功能。一些最动人心弦的戏剧场面，往往用歌舞更能表现人物内

心世界的戏剧性感情波澜，用载歌载舞，包括灵活穿插杂技百艺表演的艺术形式，也往往更有效地展

现隐伏在故事中的戏剧性矛盾冲突。而马背藏戏，它一方面以藏族歌舞铺排剧情发展，一方面用说唱

形式推动剧情的展开。因此，格萨尔藏戏的戏剧性既通过强烈的歌舞性与说唱艺术的结合来演述故

事，又以戏剧程式动作，规范了戏剧表演，达到了歌舞性与戏剧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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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化与多样化动作相统一的表演程式

格萨尔藏戏在表演艺术中一方面采用了—部分古朴简约的生活动作，如打酥油、挖厥麻果等，运

用夸张虚拟的手法与戏剧程式动作相结合，丰富了表演动作；另一方面，将一些生活中的动作舞蹈化

和戏剧化，如骑马、奔跑、射箭等形体动作，形成了藏戏高度多样的综合性与戏剧表演紧密结合的藏戏

程式动作。其表演形式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在抒情、戏剧高潮处集中运用演员的唱、或韵、或

白、或表等专业技能，演员便应用生活化动作表演；在说明性、过场性和交代性的场面就用歌舞铺排，

并使之戏剧化；有时就以说、念诵的办法—带而过——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重要地方泼墨挥洒、淋漓

尽致，非重要地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5. 格萨尔藏戏的剧诗美学风格

格萨尔藏戏的叙事呈现了剧诗的美学风格，它经历了声与诗的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两个历史

发展阶段，发展至第三阶段的“合歌舞以表演一故事”[1]的戏剧体诗，既具有民间叙事诗的特性，又有剧

诗美学风格。

（1）声诗融合的审美特征 格萨尔藏戏文本源于史诗说唱，戏剧扮演源于格萨尔乐舞[2]，其乐舞又

可追溯至史诗说唱，是有声之诗，它由“歌诗”、“舞诗”组成。从格萨尔藏戏演述形态中不难发现，它是

用舞台人物动作来贯串全体的多声诗的综合体。即清人阮云所云：“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

也。”[3]这便是戏曲的根本特征。即是说，格萨尔藏戏不仅是用歌、乐、舞演述戏剧，更重要的是格萨尔

藏戏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声诗，声与诗的结合，就成了格萨尔藏戏剧诗美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2）歌诗曲调的美学风格 果洛格萨尔藏戏在演唱时，有鼓、竹笛、唢呐、三弦琴、手风琴等伴奏，

以说唱为主，一边说唱一边表演，演唱风格独特。唱腔浑圆低沉，苍凉悠扬，大体上分为格萨尔调、诵

经调、道歌调和民歌。格萨尔调与道歌调，浑厚而低沉，为王臣演唱的曲调。民歌曲调一般为妃、仙女

演唱，其唱腔悠扬、婉转，具有浓郁藏族民间小调的韵味。

（3）舞诗的戏剧叙事的审美特质 声诗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舞诗，格萨尔藏戏就是由声诗发展至

舞诗，即由格萨尔史诗说唱，至神舞（亦称羌姆乐舞）开始向戏剧转化，戏剧则来自格萨尔英雄诞生与

称王的宗教乐舞。这种乐舞出现扮演人物，来表现一个故事，即已将格萨尔史诗扮演人物的戏剧因素

吸收进来，即如王国维所说：“歌舞之人，作古人之形象矣。”[4]格萨尔“羌姆”乐舞，源于藏族原始宗教本

波教，是集音乐、舞蹈、面具、服饰、舞谱、乐谱及喇嘛教仪式为一体的综合性藏族本土宗教乐舞表演形

式。羌姆乐舞以驱鬼镇邪松赞英雄、神灵、祖先为主旨，不仅能渲染出宗教祭祀礼仪的庄重气氛，还有

表演格萨尔故事的社会功能。值得提出的是，格萨尔乐舞一是有了扮演人物的角色，二是着假面，三

是角色扮演的舞姿不仅富有宗教色彩，而且具有了戏剧性和审美性。

〔责任编辑：平 啸〕

[1]苏国荣：《中国剧诗美学风格》，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2]曹娅丽：《〈格萨尔〉藏戏：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

[3]〔清〕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一，《释颂》，〔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页。

[4]苏国荣：《中国剧诗美学风格》，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218


